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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本期栏目刊载的四篇文章，涉及儿童文学的译介出版、创作和成长题材作品研究。其中关于

儿童文学译介的访谈一文，以访谈的形式较为全面的对一个以将中国儿童文学推向世界为己任的出版社作

了具体的介绍。对作家创作的研究之文，立足经典研究现代童话创作，从安徒生童话创作中的民间文学因

素和哲思以及作家童话创作的现代化色彩三个视点探讨汤素兰童话创作对经典童话的继承。其他两篇有关

成长题材的作品的研究，视点各异，前者站在儿童文学研究的立场观照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从成长的角度

分析西游记所体现出来的成长小说的属性；后者站在人类文化学的角度研究西方民间童话，分析揭示西方

民间童话中傻儿子形象多重文化意义及其成长特点。

从对外传播到版权输出：中国儿童文学的译介之路

———海豚出版社策划总监梅杰访谈录

花　萌１，石　琼２

（１．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江苏 徐州 ２２１０００；２．上海电力学院外国语学院，上海 ２０００００）

摘要：梅杰是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专家，曾任海豚出版社童书编辑、策划总监。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海外

译介，他以在海豚出版社的社名变迁、其童书翻译的模式和过程、作品的海外接受为切入点，深入表达

了自己基于童书出版实践的观点：中国儿童文学的海外译介应对外宣传先行，版权输出跟后；中国儿童

文学译介的明天是美好、开阔的，其世界性阅读的那天终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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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１９７１年以来，海豚出版社就作为外文出版社
旗下的儿童文学编辑部而存在。过去几十年，海豚出

版社一直以对外译介中国儿童读物为立社使命，其出

版史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儿童文学的对外译介

史。值得一提的是，自２０１２年起，海豚社陆续推出
“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中英文双语版），

自行组织翻译和出版中国儿童文学，在业界产生了较

大影响 （目前，这套书已出版了２５种英文版，另有
韩文版、土耳其文版、马其顿文版等陆续推出）。

２０１７年上海书展期间，笔者有幸采访到该套丛书的策
划和责编———海豚社的策划总监梅杰先生 （访谈中简

称为 “梅”）。梅杰曾策划过 《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怀

旧系列》《海豚学园》《丰子恺儿童文学全集》等丛

书。编辑和写作之余，他还一直从事儿童文学研究，

先后出版童书评论集 《童书识小录》和 《丰子恺札记

———泛儿童文学随札》。其中 《童书识小录》［１］由蒋

风题词，金波题名，朱自强作序，徐鲁选评，孙建江

作跋，曹文轩赞曰：“梅杰对中国当下儿童文学的格

局与运行密切关注，并有敏锐而透彻的观察力。细致

入微的解读，鞭辟入里的分析，简洁明快的文风，给

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带来了新鲜的气息。”

访谈中，梅杰主要从海豚社社名变迁、译介模

式和译作的海外接受三个方面介绍了海豚出版社的

外宣，也对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提出了己见。他

认为对外宣传先行，版权输出随后是中国儿童文学

实现世界性阅读的必经之路。本文还需特别感谢经

由梅杰先生介绍的海豚社英文责编曹巧丽女士

（访谈中简称为 “曹”），她在有关翻译的具体细节

方面给予了重要帮助。

一、海豚出版社的社名变迁

花：① 首先，我们非常好奇，您之前在海豚传

媒工作，是什么机缘让您从武汉辗转到北京，加入

海豚出版社的？

梅：２００９年，俞晓群出任海豚出版社社长。我
那时已在海豚传媒工作，但是感觉身居武汉，没有

达到做事情的理想状态，有改换工作的念头。２０１０
年，我萌发了去海豚出版社工作的念头，于是向俞

社长表明意愿，自信在儿童文学、海豚书馆、图书

推广等方面都可施展。２０１１年２月，按特殊人才引
进，我进入中国外文局海豚出版社任三编室主任

（文学馆总监），２０１６年升任策划总监。俞社长本是
让我牵头出版 《丰子恺全集》［２］，我却觉得此举未

能人尽其才。于是打算自发开辟出一条儿童文学外

宣与本版相结合的出版之路，即，用市场化的儿童

文学出版养非市场化的 《丰子恺全集》 （当然，我

后来又以书养书，以市场化的丰子恺出版养非市场

化的 《丰子恺全集》，这是后话了。至于 《丰子恺

全集》成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则更是后话）。［２］

花：最初加入海豚出版社时，您了解它之前

的翻译和出版情况吗？从外文出版社儿童读物编辑

室到外文出版社·海豚出版社，再到海豚出版社，

社名更替背后的海豚出版社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梅：有了解。我是一个有历史癖好的人，喜欢

追根溯源。初到北京，我就萌生了研究海豚出版社

外宣史的想法，于是拜访了海豚出版社第一任社长

李树芬老师，向她请教如何做外宣出版工作，至今

仍与其保持联系。海豚出版社是国内唯一一家中央

级的承担外宣出版任务的专业少儿出版社，自上世

纪 （２０世纪，以下同。）７０年代开始就一直致力
于儿童文学的对外译介。李树芬和姜成安两任社长

做了很大贡献，在李老师那个时代，对外译介童书

就达千种以上。在海豚社最辉煌的时期，曾经以８
种语言翻译出版叶圣陶、丰子恺、张天翼、严文

井、圣野、孙幼军、葛翠琳等前辈作家的作品，向

世界各国发行，产生很大影响，至今传为佳话。至

于社名的更替主要跟外文局的自身发展相关。外文

局旗下的出版社最多的时候有十几家，经过整合后

现在只有七家，分别是外文出版社、新世界出版

社、华语教学出版社、新星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

社、海豚出版社和朝华出版社。海豚出版社于

１９８６年建社，但当时只是外文社的副牌社，只负
责中国儿童读物的外宣，并不具备出版中文图书资

格。２００６年从外文社独立出来后，有了自己独立的
书号，同时具备了出版中文图书的资质。２０１１年，
海豚出版社性质由国家事业单位转为企业单位，但

其对外宣传中国儿童文学的传统一直未变。［３］

花：在童书外译的市场份额方面，独立后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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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花萌，本文第一作者，访谈人，访谈中简称为 “花”。



豚出版社和以前相比有何变化？

梅：如今的海豚出版社拓宽了出版类别。脱离

外文社的头几年，童书外译走了几年下坡路，呈现

萎缩状态，主要靠翻印老海豚的旧书来维持。近几

年，在国家 “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号召下，我社

再次集中力量发展儿童文学对外译介。目前，我社

“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已推出中文３０
部。［４］此套丛书由中国外文局组织、统领，在中国

作家协会、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的

大力配合下选编，已在国内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国

际上亦引发了一定关注，有些书目已有中国台湾

版、韩文版和土耳其版。需要指出的是，我社出版

的目的是外宣，有专门的出版发行渠道，不直接参

与市场竞争，因此不是特别关注市场份额。要谈市

场份额需以版权输出为前提。

二、海豚社的翻译模式和过程

花：看来是否重视市场份额与翻译目的有关。

我也曾电联过李树芬老师以了解海豚社初期的翻译

和出版模式。据她介绍，海豚出版社首先进行书目

选择，书目确定后将中文原稿交给文本编辑进行校

对，并由中文主编定稿。中文定稿后，专家组根据

文本内容和意识形态等相关条件确定译出语种和发

行目的地。接着，相关工作人员将中文定稿［６］和

专家意见反馈给外文局，由外文局统筹安排译者翻

译，再由英文主编审稿定稿。之后再将定稿后的译

文交回海豚出版社，由双语文本编辑负责原本和译

本比对，审查是否存在误译和漏译。最后由出版社

把终稿交给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通过专门的途径出

版发行。想向您请教的是，当下的海豚社在翻译程

序和模式方面是否有所改变？

梅：据我了解，改变较少，现在基本还是按着

这个模式选本和翻译，尤其是翻译，依然是三道工

序，非常严谨。翻译文本内容和意识形态仍然是重

要的考量因素。

花：海豚社在文本选材方面有何标准？主要由

哪些机构或个人参与？有没有各方意见不一的时

候？这时候怎样处理？

曹：国内出版的图书选题一般由各部门的同事

各抒己见，集体讨论可行性并策划方案。但外宣图

书情况不同，因为外宣图书是由国图公司对外发

行，国内同事通常缺乏相关经验，所以不参加选题

论证会。在这种情况下，选题由责编和总编提建

议，最后由社长拍板决定，施行的是社长主编决定

制。因此，很少会出现意见不一的情况。选题确定

后，我们会撰写项目资料，向外文局或国家相关基

金项目提交申请。如果申请成功，则投入运作。总

体说来，外宣文本的选材标准主要有三点：一、要

能体现中国特色；二、要能吸引国外读者；三、要

具可操作性。所谓可操作是指能找到合适的原本，

能找到合适的译者，以确保选题的可行性。

花：在查阅梳理海豚社出版作品的过程中，我

们发现八九十年代外译的儿童读物多是改编本，如

“美猴王丛书” （１９８４年，李树芬改编）、 《白鹅
女》（１９８５年，吴敬芦改编）、《孔雀公主》（１９８６
年，婷婷改编）、 《长发妹》 （１９８６年，丁宇真改
编）、《七颗宝石》 （１９８８年，李洪恩改编）……
我们想知道的是，现在海豚社还会对原作做改编

吗？选本是否都是全译本，是否存在节译、选译的

现象？如有节译选译，又是基于什么考虑的？

曹：现在的译介基本没有改编，我经手的大部分

项目基本都是全译本。如果出现选译，多是因为原本

过长，以 “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为例，

如果中文版本中有很多篇童话或短篇小说，字数太

多，过于厚重，在英文版中就会被删去部分篇章。

花：说起翻译，海豚社对译者有何资质要求？

在翻译过程中，有何翻译标准？

曹：传统上，海豚出版社的译者多是外文局的

专家，遗憾的是，近年有些高水平的专家译者去了

高校或者中央编译局，这使得我社也必须去翻译公

司觅寻合适的译者。译者选拔一般以小样试译为基

础，然后由编辑审读译稿后挑选 “人文合一”的译

者，即译者和所译文本相匹配。至于翻译标准，理

想状态下当然是 “信、达、雅”，然而现实中，求

“雅”极难。如今的翻译出版已经企业化、市场化，

出版社和翻译公司都要考虑经济效益，所以我们基

本只求 “信”“达”。我社的基本翻译原则是 “信”，

要求译者忠实原文，尽量避免歪曲原意的现象。

花：海豚社是否还会聘请外国译者？拥有译作

定稿大权的英文主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英文主

编的定稿主要考察什么？是语言表达、文化传播还

是意识形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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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我社现在很少请外国专家做译者，但会请

外国译者审稿和定稿。一些重要的译作，如 《钓

鱼岛历史真相》［３］由本国译者翻译完成后，交由英

文编辑进行初审和复审，第三审即终审则需日本专

家完成。英文主编当然是中国人，主编定稿时主要

考量文本内容的意识形态。仍以 《钓鱼岛的历史

真相》为例，主编会侧重看译者的语言是否恰当，

要确保英文表达符合我国的意识形态。

梅：我们的翻译至少经过三道工序，中国译者

翻译初稿—外国专家审译—英文主编定稿。外国专

家审译主要是避免中国式英语出现，保证行文更地

道，表达更准确。最后一关必须保证掌控在中国专

家手里，他们在外国专家的盲区里进行修改，确保

译本符合和适合中国国情。

三 、海豚出版社译作的海外接受

花：译作定稿后就要出版发行，您能给我们介

绍下海豚社海外发行的渠道吗？我们很想知道，这

些作品如何进入国外读者阅读视野？

梅：我社的儿童文学译介旨在外宣，目的是让世

界接触并了解中国儿童文学。因此，我社的主要任务

是选材和翻译，海外发行和销售工作则由中国图书贸

易总公司专门负责。一方面，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在

国内有很多外文书店，对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销售外

宣图书；另一方面，它在国外有很多国际书店，直接

面向海外读者销售外宣图书。外文局苦心译介多年，

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海外如有需求，有时会直接

电话至外文局下单，然后通知出版社供货，再通过中

国图书贸易总公司的发货渠道售至海外，如我社的

《丰子恺全集》就是以此种方式被一个日本书店购去

不少。此外，我社的海外发行还利用外宣本土化优

势。所谓外宣本土化就是用国外书号发行我社译本并

在当地销售。外文局在海外成立了不少出版社，如法

国百周年出版社、香港和平书局、长青图书 （美国）

有限公司，依托这些出版社实现外宣本土化，其销售

效果较第一种方式更佳。当然，国外的高效接受最好

还是依靠版权输出，这也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花：是啊，如能将本国生产加工的图书版权输

往国外市场当然是最佳的方式。我们知道，贵社的

译本有不少参加国际书展的机遇，我们是否能借此

“东风”力促版权输出呢？

梅：外文局每次参加国际书展都会把我社的外

译精品一并带出，国外读者的兴趣还是蛮大的。以

“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书系”为例，在书展上来

询问版权的国家特别多，大家公认此套丛书代表了

中国儿童文学的高度。遗憾的是，经费问题常令我

社毫无余力给予必要的版权资助，合作意向不得不

付之东流。令人欣慰的是，韩国买去了此书系的

１１种版权，土耳其买去３种版权。我们有理由相
信，该书系在未来的版权输出方面会愈来愈好。

花：译作出版发行后，贵社是否关注其在国外

的接受情况，如销售量，图书馆馆藏量等？根据我

们目前掌握的材料，贵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外

译本在国外产生了较大影响，而如今 “精品书系”

的接受度却有些差强人意，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梅：说实话，我社较少关注译本海外发行的后

续问题。至于您提到的 “今不如故”的现象，我想

这可能与国家的投入力量有关。相对而言，国家以

前在翻译和发行上投入更大，外文局当年名家云集，

杨宪益、萧乾、徐迟、冯亦代等译界大师都曾专职

在外文局工作，翻译力量很强。当时外文局海外驻

点和书店众多，国图公司是其译作对外发行的唯一

渠道，译作发行渠道单一并且畅通。而今，中国图

书贸易总公司的海外驻点少了很多，尤其是网络化

之后，发行渠道多样化，国图不再是唯一渠道，所

以现今发行量严重受限，可能不及过往的十分之一。

四、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

花：聊了那么多贵社的过去和现在，接下来请

您展望下未来吧。您觉得中国儿童文学怎样才能更

好地 “走”向世界呢？

梅：以我个人观点，儿童文学的可译度较之于成

人文学来说更高，因为它纯粹，可跨越阶级、民族，

更易引发 “移情”和 “共情”。我主张为中国儿童文

学设立一个翻译基金，国家每年挑出几十部品质卓越

的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精品，对译者重奖并资助出版。

我们无需刻意去助推翻译，而应让译者与文本自配，

让翻译进入原生态之境，实现自我孵化功能。很多时

候译者更了解读者是谁，其欲为何。依目前情况看，

外宣的海外影响有限，所以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需

坚定开拓版权输出之路。我社几十年来辛勤译介在很

大程度上已为中国儿童文学的世界性阅读夯下了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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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但如欲深入异域读者之心，恐怕仍需以他者

之嗜为考量。以目前的译法来看，我觉得没有必要总

把忠实原文摆在首位，而应以全方位的开放心态让世

界阅读中国儿童文学。从某种程度上说，版权输出比

外宣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尤其体现在选本和翻译层

面。源语语境内的主持方要尽量减少版权输出时的干

涉，否则目的语语境内的受众会质疑版权输出的纯粹

性和目的性。另外，版权输出还应具有更大的灵活

性，“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里有一部孙

幼军的著作，土耳其的一个书商非常有兴趣，要引进

它的土耳其版，但我们主动提醒选本内含有猪的内

容，客户就放弃了版权引进。其实这个问题处理起来

很简单，版权输出时将有关猪的内容删掉即可。

花：如此看来，对外宣传和版权输出相比还有一

定的局限性。如果再给您一次机会，您会用版权输出

的方式策划 “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 “吗？

梅：我会把外宣和版权输出相结合，外宣先行，

输出随后。首先将中文翻译成英文，因为英文版译

作的受众面更广，版权输出机会更多。此外，我们

应不设限制，接受目的语语境内各种形式的重译与

改译。如有机会再次策划此套丛书，我会把前进的

步伐迈得更大、更快，希冀７年之内出版能达百种。
我对中国儿童文学史略知一二，若时代能倒回，海

豚社的童书译介也可按年代推出，分批译介儿童文

学佳作，如民国时期、上世纪５０—８０年代、上世纪
８０年代至今，分期筛选，逐一推介。尤其是对篇幅
适中的优品做整体规划的译介而非零星随意的译介。

对 “精品书系”，我的愿望也是如此，目前 “精品

书系”已经推出３０种，多语种也在进行之中，基本
将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品，第一次成规

模地进行整体性向海外推介，如今大体完成了它的

历史使命。做完 “精品书系”，我还想推出 “经典

书系”，把故去的前辈儿童文学作家的中长篇再做出

来，重现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的辉煌历程。同时

在 “精品书系”和 “经典书系”的基础上，推出

“原创书系”，以译介２１世纪青年儿童文学作家的原
创新作为主，向海外推荐中国年轻一代作家的儿童

文学成就。［１４］我始终坚信儿童文学译介的明天是美

好的，会越做越开阔，越做越有劲儿。中国儿童文

学世界性阅读的那天终将到来。

花：２０１６年曹老师喜获国际安徒生奖，其

《草房子》《青铜葵花》的英译本在英美读者中产

生了一定影响。您觉得其获奖对中国儿童文学的世

界性阅读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梅：曹文轩获奖肯定会对中国儿童文学的海外

译介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当下的世界格局，不论

是政治还是文化，其规则均由西方制定。国外的大

部分读者并不了解中国儿童文学，曹文轩的获奖光

环或许会吸引国外读者的目光关注其作品，继而有

兴趣再去关注其他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品。近年来，

国家集中力量力推曹文轩，不少国内出版社组织力

量译介其作品，在国际书上展亮相，并发行至海

外。从这个角度上看，曹文轩的获奖与国家层面的

推介相关。《草房子》 《青铜葵花》在英美读者中

产生影响很正常，国外读者再怎么漠视中国儿童文

学的成就，也会对获安徒生奖的知名作家给予一定

的关注和研究。这对中国儿童对外译介和版权输出

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契机。

花：梅老师，您看，如今国内的中国儿童文学

出版如火如荼，蔚为大观。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国

内研究本国儿童文学和外国儿童文学的学者却不

多，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学者更是凤毛麟角，您认

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

梅：这个问题一直存在。有人说儿童文学简单，

其实不然。朱自强教授认为，儿童文学是教育成人

的文学。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研究儿童文学要比

研究成人文学难度更大。从成人到成人，通道相对

简单、畅通，而在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之间架接桥

梁实属不易。儿童文学研究者要是个杂家，需要了

解甚至精通多门学科，如儿童心理学、儿童美学、

儿童认知学等等。如若无此种知识铺垫，直接研究儿

童文学作品，无异于 “隔靴搔痒”，无法做到客观、

全面、深刻。此外，对儿童文学重视度有待提升。目

前研究儿童文学的高校数量和质量都不尽如人意，单

靠北师大、华师大、浙师大等为数不多的几所院校，

恐怕难以支撑整个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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